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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週末，李前進要去參加中學畢業 50周年聚

會。作為曾經的班長，李前進沒少張羅。

聚會這天，李前進一大早就向兒子兒媳“告

假”，讓夫妻倆自己帶娃，他提前趕到陸家嘴的

一家酒店等候。李前進有些激動：全班最終確定

能來的，超過了一半。有些因為疫情來不了，有

些身體不好。對於他們這個年紀的人來說，已經

非常不容易了。

臨近中午，同學們陸陸續續到了。景大海是

李前進的鐵哥們兒，一見面，兩個人激動地抱在

了一起。景大海在山東幫孩子帶娃，李前進在上

海兒子家幫忙帶娃，整整兩年了，兩人愣是沒見

過一回面。

眼瞅著人快到齊了，李前進招呼大家先進包

間坐下。看到他跑前跑後地忙碌，一個女同學故

意嗔怪他：“要我說，這同學聚會就在咱老家江

西搞多方便？害我從江西趕過來，老骨頭都要散

架了。”

聽了這話，景大海替李前進“出頭”：“誰

讓咱們現在都漂在外面呢，守在江西的真沒幾個

嘍！”

同學們正說笑著，一個披著紅色圍巾、風姿

綽約的女子姍姍來遲：是多才多藝的班花！

大家頓時歡呼起來，女同學們上前爭著和她

擁抱。班花激動地說：“為了與同學們見面，我

今天特意披了紅色圍巾！”說完，她走到景大海

身邊，大大

方方地坐下

了。

李前進等幾

個男同學看

向景大海，像當年在學校那會兒，帶頭起哄。原

來，當年班花喜歡景大海，兩人有過一段朦朧的

感情。

景大海有些不好意思，清了清嗓子，提議道

：“大家先來介紹一下自己的近況吧！先說我自

己，我現在跟著女兒在山東，春節時才回老家一

趟。”

“我在北京兒子家……”

“我在上海女兒家……”

李前進心中感慨著：老了老了，竟然成了北

漂、滬漂，大家怎麼都成了跟著孩子轉的“老漂

”呢？

人齊，開席。班花挨著景大海坐在一起，兩

個人不時低頭私語。

同學聚會很快接近尾聲，李前進希望大夥兒

能在上海多待幾天，四處逛逛，可一圈問下來，

只有五個同學響應。李前進問景大海：“老夥計

，你車票是晚上的，咱們下午找地方喝喝茶，再

聊聊？”

景大海忙擺手：“不啦！我等下買點特產得

回去了，不敢誤了火車。”說罷，他焦急地直看

手錶。

同學聚會匆匆落幕。送走了景大海他們，李

前進和幾個同學決定先去喝杯茶，再去看看外灘

。

華燈初上，大家來到了黃浦江邊，又是合影

，又是買紀念品，感到了久違的輕鬆。

突然，李前進發現遠處的長椅上坐著一個熟

悉的背影，是景大海！再仔細一看，景大海身邊

還有一個披紅色圍巾的女人。景大海跟她有說有

笑，兩個人挨得很近，關係顯然非同一般。

好你個老不正經的傢伙！怪不得故意避開我

們，原來是跟相好的私下約會呢。看那顯眼的紅

色圍巾，不就是班花嗎？

一個男同學也看到了景大海他們，悄悄地對

李前進說：“我聽說，老景的老伴兒在昆山那邊

給女兒照看孩子呢！老兩口長期分居，出現這種

情況，可以理解……”

李前進恍然大悟道：“怪不得剛才班花一見

到景大海，就坐在他旁邊了，一點也不避嫌，敢

情兩個人早就好上了？”

“老李，咱們快走吧，要是被他們發現我們

在這兒，多尷尬。”

李前進想想也是，連忙招呼大家走開了。

這天之後，李前進心裡多了一個疙瘩：景大

海和班花舊情復燃，作為老夥計，自己該不該勸

勸他？尤其看到景大海經常在同學群裡假模假樣

地發一些家庭和睦的“心靈雞湯”，生性耿直的

李前進不由得心生反感。

轉眼間到了春節，李前進回老家了。這天，

他前腳剛進老家的家門，景大海的電話就打過來

了。原來景大海兩口子也回來了，約他晚上到家

裡吃飯。

老夥計見面，少不了要喝幾盅，可看到景大

海的老伴兒玉娟，李前進不由得又想起了在外灘

看到的那一幕。有心說破吧，怕人家老兩口鬧得

不開心;有心不說，又過不去自己良心這道坎。

酒過三巡，半醉的景大海說要親自下廚，烹

飪一道從山東帶回來的海魚給李前進嘗嘗鮮。看

到景大海離開酒桌，李前進借著酒勁，把那天看

到的一幕向玉娟和盤托出。

玉娟聽了一愣，轉身便走進了廚房。不一會

兒，景大海和玉娟出來了，他一本正經地說：

“本人景大海鄭重承諾，今後與老伴兒玉娟約會

，一定向班長李前進報告！”

李前進覺得景大海沒個正經：“你這承諾算

啥意思？”

景大海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你跟嫂

子告狀，咋不先來問問我怎麼回事兒？告訴你，

那天你看到的就是你嫂子哇！”

“糊弄鬼呢？我雖然沒看清楚，可那天嫂子

人不在上海！”

景大海解釋說：“你嫂子那時在昆山，幫女

兒照看小孩，坐高鐵去上海很方便。”

李前進還是不信：“大家都不是外人，嫂子

去了上海，為啥你不帶她來同學會？”

玉娟為李前進倒滿了一杯酒：“那天在外灘

的真是我。因為疫情、帶孩子，我們兩口子大半

年沒見面了，我不喜歡湊聚會的熱鬧，就想和他

單獨在一起說說話！”

見景大海笑眯眯的樣子，李前進有點尷尬：

“可那人披著紅色圍巾，不像嫂子平時的風格啊

！”

景大海解釋道：“我問班花圍巾在哪兒買的

，給你嫂子也買了一條！她可喜歡了，當時就披

上了。”

“你們兩口子啊！”

誤會消除了，李前進的心裡卻五味雜陳……

“老漂”的同學會

張祥生是修理小家電的，他在商場一角租了

個櫃檯，由於他水準高，要價也公道，每天都有

不少人來修理東西。

這天中午，商場裡稀稀拉拉沒幾個客人，張

祥生因為手頭正在修一台電視機，還沒有顧得上

吃飯。突然，有個聲音響了起來：“張師傅，給

我看看這電唱機咋不響了。”

張祥生頭也沒抬，回答說：“稍等一會兒啊

！”他正在擰一顆螺絲，不能半路就撂下。

擰好了螺絲，張祥生回過頭一看，櫃檯前竟

然空無一人，只不過櫃檯上多了一台電唱機。他

也沒有多想，這是常事兒，好些人看他正忙著，

就把東西往櫃檯上一放，過一會兒再來拿，省得

在這兒乾等著。

張祥生拿起電唱機，大概看了看，就放到一

邊的桌子上，又去修剛才那台電視機。他做事兒

有個準則：人要是在這兒等著，就先給你修;不等

的話，就排著號修。

過了沒多大一會兒，張祥生正修著電視機，

那個聲音又響了起來：“張師傅，修好了沒？”

張祥生正在焊接一塊線路板，這可不敢分散

精力，他依然頭也沒回地說道：“還沒呢，沒見

著你人，以為你先走了呢！”

那聲音說：“我等著哩。”

張祥生把線路板焊接好，回過身準備修電唱

機，可往櫃檯前面一看，依然連個人影兒都沒有

。他心裡琢磨：這人也忒怪了，明明說在這兒等

著，為啥一眨眼又不見了人影兒？

雖說不見人影兒，但人家說了等著要，張祥

生也就沒有耽擱。他把電唱機拿起來，不多大工

夫，就找到了毛病，原來是沒插記憶體卡。“沒

記憶體卡咋響……”張祥生哭笑不得，他找了一

張裡面有不少戲曲和評書的記憶體卡插進去，按

下開關鍵試了試，頓時，電唱機裡響起了“咿咿

呀呀”的聲音。張祥生關了電唱機，放到櫃檯一

角。顧客沒在這兒，他依然先去修剛才的電視機

。

正在修理的當口，那聲音又響了起來：“修

好了嗎？張師傅。”

張祥生正忙著，沒法回頭，只得回答說：

“沒安記憶體卡，給十五塊錢，你自個兒把東西

拿走吧。”他有些生氣，這人也真是的，每次偏

湊著自己忙的時候過來。

一直等到張祥生忙完，那人也沒有說話。張

祥生一邊回轉身，一邊說：“東西……”可一看

櫃檯前面，哪裡有人影呀！再一看電唱機，也不

見了蹤影。他這下更生氣了，心說：這人也忒不

地道了，也就十幾塊錢，犯得上這樣做？他越想

越覺得生氣，就拉開櫃檯一邊的側門，找到在商

場門口值班的老丁，問道：“老丁，你見沒見一

個人拿著電唱機從大門出去了？”

老丁搖著腦袋說：“沒有啊，這老大一會兒

了，出去的沒一個，進來的也沒一個。”

張祥生說：“怕不是你剛才睡著了吧？”

老丁一聽，漲紅了臉，說：“你可別這樣埋

汰人，沒有就是沒有，我剛才可是連眼都沒眨一

下。”

看老丁的樣子不像是說瞎話，張祥生也就不

再堅持了，說了句“跟你開玩笑呢”，自個兒回

到了櫃檯裡面。他越琢磨越覺得這事兒玄乎，難

道是自己看花了眼，耳朵聽錯了音，還是誰在戲

耍自己？他又往櫃檯上看了看，突然發現櫃檯上

放著一張小紙條，抓起來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寫

了一行字：“十五塊錢，找西街的馬春興要！”

張祥生原本就是個愛較真的人，他把紙條揣

在兜裡，走出商場，騎上電動車，就往西街趕去

。到了西街，看到一棵大樹下坐著幾個老頭正在

閒聊，張祥生停下車，問他們馬春興家在哪兒。

有個老頭指了指前面，說：“往那兒走，有家用

燒紙糊門的，就是了。”

張祥生謝過之後，騎上車向前，走了沒多遠

，見到一家的大門正中用燒紙糊著，顯然辦過喪

事沒多長時間。他站在門口叫了一聲，從裡面走

出來一個中年男子。張祥生一說找馬春興，對方

說：“我就是，有啥事兒？”

張祥生就說了，說是有人找自己修理電唱機

，最後把修好的電唱機拿走，卻留下一張紙條。

說完，他把那張紙條拿出來，遞了過去。

馬春興聽完，臉上流露出驚恐的神色。他猶

豫了半天才接過紙條，只掃了一眼上面的字，就

驚慌失措地說：“我這就把錢給你！”

馬春興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百元大鈔，遞給張

祥生。

張祥生找了錢，準備走的時候，隨口問了句

：“你跟那人到底是啥關係呀？”

馬春興猶豫了好半天，支支吾吾地說道：

“其實……那是我爹。”

張祥生說：“怪不得。不過，老人家做事兒

也忒不地道了，連個照面都不跟我打，這大老遠

的讓我跑來要賬。”

馬春興連忙擺擺手，說：“老哥，別說了，

你剛才來的時候沒見我家大門上糊的燒紙嗎？”

張祥生說：“見了，你家這是誰過世了？”

馬春興說：“不瞞大哥說，就是我爹。”

張祥生差點驚掉了下巴，馬春興接著說：

“我爹最愛用電唱機聽戲聽評書，去世前，他特

意叮囑我，要把這個電唱機一起下葬。我尋思著

這電唱機老舊了，下葬就下葬吧，可裡面的記憶

體卡還能用，要是一塊兒下葬就虧了，我就把記

憶體卡給摳了出來，沒想到……唉，還是不說了

吧。”

張祥生恍然大悟，說：“哦，怪不得我見不

著人呢！”

從馬春興家裡走出來，張祥生又路過那棵大

樹，幾個老人問他找到人了嗎，他回答說：“找

到了，他爹欠我筆錢，讓我去找他要，到那兒就

給了。”

一個老人說：“這傢伙，對他爹摳門得很，

這回總算做了一件說得過去的事兒。”

電唱機

今年的冬雪來得早，下得猛，氣溫突

降，地上的雪水都凍住了。

廣寧社區是個老小區，尤其是社區門

前那條路，地上坑坑窪窪，平時都難走，

不用說這大雪天了，行人經過這裡都小心

翼翼的。可再小心還是有人摔倒，只不過

大多是年輕人，跌倒了，爬起來，拍拍屁

股上的雪，罵幾聲就走了。

一位拄著拐杖的老太也從這裡經過，

腳下一滑，“啪”的一聲，跌倒了。這老

太腳埋在雪裡，屁股著地，側著身，想用

手撐起來，卻用不了力，只好喘著粗氣，

不時“哎喲、哎喲”地叫著。

社區進進出出的人很多，走過老太身

邊的人，有的稍作停留，馬上走開;有的假

裝沒看到，直接走過;有的你看看我，我看

看你，仍繼續走自己的路，竟然沒一個人

去扶一下。

雪，還是紛紛揚揚地下著，而且越下

越大，大雪不停地從樹上“啪啪”地落下

來，打在老太的身上。就在這時，一個騎

著破舊自行車的年輕人，口中唱著金庸武

俠片《雪山飛狐》中的片頭曲《雪中情》

，東一歪西一歪地過來了。

騎到社區門口，看到地上的老太，他

立馬刹住車，問邊上的人是怎麼回事兒。

有人說：“老太摔倒了，大家都不敢扶，

家裡又沒有金礦，這樣的好事不好做啊！

”

這青年叫阿三，也是住這社區的。平

時雖然油嘴滑舌，講話沒一句正經的，但

人很聰明，心腸好。阿三聽人這麼說，忙

說：“好，好，跌得好！”這時路過的人

站住問：“老太跌在雪地裡，你還叫好，

你這人怎麼這樣呀！” 阿三把自行車

往邊上一停，掏出手機，對著圍觀的人和

地上的老太，拍起了照片，反應快的人馬

上用手把臉擋起來，有的轉過身不讓他拍

，以為阿三要把他們這些袖手旁觀者的照

片發到微信朋友圈進行曝光。阿三忙解釋

說：“你們不扶怕啥，我是想扶，但我也

沒金礦，拍些照，萬一真的那個，也好找

你們做個證。”

拍好照片，阿三走到老太身邊蹲下身

子問老太：“你摔倒多長時間了？哪兒摔

傷了？”

老太苦著臉回答說：“有好長時間了

，差不多 20分鐘吧。我的腰閃了，腿腳又

不便，爬不起來了。”

阿三一手拉著老太的手，一手托著老

太的背，把她扶了起來，還幫她拍乾淨身

上的雪。

就在這時，老太的手突然死死地抓著

阿三不放，還一個勁兒地說：“我終於等

到人了，快送我去醫院。”邊上人一聽，

都以為真是個碰瓷的，齊說阿三這下要倒

楣了。

再看阿三，不慌不忙神態自若，他問

老太知道不知道家裡人的電話，老太說知

道的，但兒子很忙。

阿三拿出手機，讓老太報下她兒子的

電話號碼，說是幫她打電話通知她兒子，

讓她兒子來帶她去醫院檢查或接回家。

阿三按老太說的號碼撥打電話，在說

話的同時，一不小心，腳下一滑，“啪”

的一聲摔倒在地上，痛得阿三不停地大叫

：“哎喲，痛死我了，痛死我了！恐怕是

摔骨折了。”

電話接通了，阿三大聲說：“你快過

來，你媽摔傷了，我扶她時也摔了，腳很

痛，不是骨折就是扭傷了腳，你快來送我

們去醫院吧。”

剛才在一邊圍觀的人都用驚訝的眼光

看著阿三，都在心裡猜測著，難道怕被訛

詐就來個反訛詐？大家都想看看這場戲怎

麼演下去，於是冒著寒冷，站在那裡繼續

看熱鬧。

老太的兒子很快趕來了，大家一看，

呆了，不是別人，竟然是廣寧社區新上任

不久的趙主任。趙主任匆匆趕過來，手上

的掃把還沒丟掉，他一大早就和社區的工

作人員一起在清除積雪。老太就住在隔壁

社區，她是下樓倒垃圾，結果把鑰匙忘在

家裡了，她知道兒子今天忙，就深一腳淺

一腳來找兒子拿鑰匙，誰知剛到社區門前

就滑倒在地上。

趙主任一邊扶起地上的阿三，一邊說

：“阿三，你為了扶我母親連自己都摔傷

了，對不起啊！”誰知阿三說：“什麼，

你就一句對不起就行了？”趙主任問：

“那你要怎麼樣？”阿三說：“我是扶你

老媽才摔傷的，你總得送我去醫院拍個片

子，檢查一下吧！”

趙主任連忙叫了輛計程車，拉著阿三

去醫院。

就這樣，趙主任一手攙著老媽，一手

扶著阿三，阿三一瘸一拐跟著趙主任去人

民醫院做檢查。趙主任的母親閃了腰，腿

部肌肉受了涼需要住院。阿三拍過片子，

顯示他的足踝部骨頭正常，但阿三說很痛

，於是醫生說可能是傷了筋或者扭傷了韌

帶，如果是軟組織受傷，拍片子是看不出

來的。醫生給阿三配了吃的藥和一盒傷痛

膏。

掛號、配藥費都是趙主任出的錢。阿

三看了帳單，將幾十元錢交到了趙主任手

裡說：“這點兒小錢我先自己付，到時候

一起算總帳。”

趙主任吃驚地問阿三：“算總帳？”

阿三反問道：“難不成你想用這百十

元的醫藥費打發我？俗話說傷筋動骨一百

天，雖然沒傷到骨頭，但傷了筋，韌帶扭

傷也一樣麻煩，都得好好養。這誤工費、

精神損失費是不是該賠？請假肯定影響到

月度獎、季度獎、年終獎，你是不是也得

賠？要是因為請假而丟了工作，論情論理

，你還得為我找工作呢！”

趙主任見阿三這樣說，吃驚地問：

“你是想訛我吧？”

阿三一臉憤怒地說：“話別說得那麼

難聽，論情，我是扶你母親摔傷的，我是

見義勇為，奉獻愛心，你作為兒子，不能

甩手不管吧？論理，是因為這條路年久失

修，都是坑坑窪窪，地面不平再加上冰雪

，你是我們居委會的主任，應該負該負的

責任，就算訛，也是訛你沒商量！”

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趙

主任耐心地解釋道：“阿三同志，我上任

不到一個月，很多事情都在處理中。我知

道你前幾天反映過道路的情況，但做任何

事情都是有個時間、有個過程的。”

“這個我不管，你是居委會主任，必

須處理好。前兩任主任開始也說解決修路

問題，結果都推說沒錢而不了了之。這道

路不修好，每年都有孩子和老人摔傷，你

們什麼時候管過？這次我的問題若不解決

好，我要告你們，就算是告不了，我也要

到微信朋友圈和網上發帖，讓大家來評評

理，你這個居委會主任到底有沒有責任！

”

趙主任無可奈何地說：“好吧，給我

三天時間，我們居委會討論一下，到時候

給你個答覆。”

阿三於是請了假，在家裡等消息，有

時出門去學校接送女兒或去菜場買菜，都

是一瘸一拐地去，手裡還拿了根拐杖。這

天，他送女兒去學校回來，遠遠地看見社

區門口來了好多人，有的拿著鐵鎬，有的

拿著鐵鍬，汽車也裝來了沙子石子，趙主

任正指揮著卸車，見了阿三就說：“阿三

，這修路的事，鎮上批准了，保證過幾天

就修好！”

阿三一聽，高興地問：“真的？”他

邊說邊跑到趙主任身邊連聲說：“謝謝趙

主任，謝謝趙主任！”

趙主任笑著問阿三：“怎麼，拐杖呢

？腳不瘸了？這醫藥費、精神損失費、月

度獎、季度獎、年終獎，等等，怎麼算？

”

阿三紅著臉，抓著頭皮連忙說：“不

不不，不用算了，你以為我真要算，真願

意這麼做？一瘸一拐的多難受啊？不過也

值，我用這反訛詐法，換來了領導對修這

條道路的重視。”

原來，為修路的問題，社區居民多次

反映過，就是一直不見動靜。熱心的阿三

在為老太打電話時，發現手機上顯示的電

話號碼竟然是新上任的趙主任的電話，為

道路問題，阿三前些天剛好去找趙主任反

映過，並把電話記在了手機連絡人中，於

是才有了上面那出戲。

訛你沒商量
父親一生正直清白，三裡五村的鄉親們都欽佩父親的人品，其實

，只有我知道父親是有“污點”的，他有過一次“碰瓷”的經歷。

父親年輕時在縣城醫院的食堂工作，在七八十年代那是個人人羡

慕的職業。我家孩子多，生活過得有點拮据。按理說，父親在食堂上

班，家裡孩子應該是白白胖胖的，事實是我們弟兄幾個都是面黃肌瘦

，一看就是營養不良。鄉親們見到父親，總是這樣說，志剛，你下班

不會往家裡拿倆饅頭嗎？你看孩子都餓成啥樣了？父親聽了，只是嘿

嘿地笑。

確實，父親工資菲薄，人又不活泛，只靠母親一個人在老家種兩

畝地，困難是肯定的。

那年，我十五歲，馬上要上高中，大哥成親了，還要翻蓋房子，

生活還是一如既往地緊巴。

一個週末的早上，父親對我說，你今天不上學，跟我進城買東西

去。隨便吃點東西，我和父親就一人騎一輛大架自行車向縣城駛去。

路上，我問父親買什麼？父親說，買鋼筋。我心裡暗想：大哥蓋房子

買鋼筋需要不少呢，騎車子怎麼帶得回來呢？大概是先問問行情，然

後雇車拉回來吧。

到了建材市場，我跟父親跑了幾家店，終於和一家談妥了價格。

店家按我們要的尺寸切割好，問父親要不要叫個車。父親說不用，說

完就讓我扶著自行車，他開始一根一根地往上裝。費了好大的勁，兩

大捆長長短短的鋼筋被捆綁到我倆的自行車上。父親擦了一把汗，乾

脆地說了句，走吧！

說完，他推著自己的自行車往前走去。我蹬開支架，就覺得車子

重有千鈞，身子猛一趔趄，差點歪倒在路上。店主問我，你看你那小

身架，推得動不？我望著父親的背影，咬咬牙往前趕去。

沒走多遠，車子一顛簸，重心發生了偏離，我手中的車把仿佛要

撒歡的野馬，怎麼也按捺不住。走一步，車把就往上跳一下。不一會

兒，我的胳膊就仿佛被抽走了筋骨，開始都抖動起來，自行車馬上就

要脫手而去了，我忍不住焦急地喊道，爸，爸……

父親扭頭一看，趕緊把車子紮住來幫我。他重新整理了淩亂的鋼

筋，又撿了幾塊破磚頭放在我的車籃子裡來平衡重心。也許是我的力

氣太弱，走了沒多久，車子又開始跳起舞來。

父親放慢步子，和我並排而行。他一隻手推著車子，另一隻手幫

我按著車子，那是個很難受的姿勢。

在一個狹窄的路口，我倆並排而行的自行車隊佔據了大半的路面

。一輛汽車在後面鳴著笛地催促起來。本來就筋疲力盡的我一著急，

更加搖擺不定，腳下一滑，車子順勢朝我身上歪去。父親為了拉住車

子，自己也失去了重心，兩輛車子全部倒在了路中間，其中一輛重重

地砸在父親身上。

父親的手被砸出了血，我嚇得哭了起來。汽車司機下車一看，開

始自證清白，我的車可沒挨著你們啊。

路人趕緊把壓在父親身上的自行車移開，正要拉起父親，父親擺

擺手，意思是不讓動。大家開始七嘴八舌地指責小車司機，小車司機

看著父親煞白的臉色，也開始慌了。對父親說，要不，我帶你去醫院

吧。父親又擺擺手，對小車司機說，你把我爺倆送回家吧。

小車司機一聽，二話沒說，在路邊攔了一輛運貨的三輪車，連車

子帶貨都裝到了車上。小車司機付清了車費，開著車一溜煙地跑了。

我看著父親血淋淋的手，問礙不礙事？要不我們去醫院吧？

父親這時竟有些輕鬆，沒事，就破點皮。

三輪車車主說，你爺倆真實誠，往醫院一躺，不給個三千五千的

不讓他走。

父親嘿嘿地笑著，沒有接話。

臨出城時，父親讓三輪停車，從兜裡翻出一塊錢，遞到我的手裡

，還剩一塊錢，出來一天了，你去買個燒餅吃吧。

我接過那張汗津津的毛票，轉過身，淚水像斷了線的珠子不住滑

落。

父親“碰瓷”


